
如此错
一起三死两伤的交

通肇事案件， 在受害人
家属没有得到赔偿的情

况下， 河南省陕县人民
法院却以被告人 “积极
赔偿” 为重要依据， 对
肇事司机做出减轻处罚

的判决书。 判决与事实
不符， 主审法官称是因
为 “眼睛花 ” 判错了 。
此言一出 ， 舆论哗然 。
目前， 这位法官已被停
职接受调查， 案件将于
近日再审。 （中国广播
网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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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胶囊”更多是地方政府的责任邓聿文

“毒胶囊” 事件正在中国扩大， 目前
已查封7700多万毒胶囊， 逮捕9人， 刑拘
45人， 包括一些地方的监管者。

人们固然希望企业和资本讲道德 ，
但既然资本家愿为暴利冒被杀头的危

险 ， 在利润面前 ， 道德也就不过是利润
的 “婢女 ”。 因此 ， 要使企业和资本讲
道德， 作为公权力的监管部门的严厉监
督就必不可少 ， 包括对敢以身试法者
“杀无赦”， 看看他们是否真有勇气不怕
杀头。

由此来看， 若不时曝出各种骇人听闻
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就不能仅仅把责任

归咎于无良企业， 而更应该反思监管部门
乃至地方政府的重要责任。

以工业明胶的生产集中地河北衡水阜

城县为例， 早在2004年该地就已经被曝光
一次， 8年之后再次出现同样的问题， 只
能说是地方监管不严和官员纵容的结果。
因为人们看到， 当工业明胶的生产厂家负
责人企图一把大火毁灭证据时， 竟是受当
地一乡人大主席指使， 可见在 “毒胶囊”
事件， 资本和地方政府或至少是其中一些
权势官员勾结之深。 但可叹的是， 该县副

县长竟然在记者面前大谈政府在过去的几

年里， 是如何采取很多措施治理生产厂家
的， 并把监管难的责任归咎于这个行业投
资小、 门槛低、 工艺简单， 以及一些不法
商人、 不法经营者故意逃避执法部门的监
督， 见利忘义。

没有不法商人， 要监管者何用？ 副县
长的 “表功”， 概而言之， 只能说明当地
政府采取的所有监管措施， 不过是做表面
文章而已。 进一步分析， 阜城地方政府监
管不到位的真实原因， 是当地已成为工业

明胶生产的全国四大基地之一。
固然， 从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来看， 监

管存在 “无利不跑”、 “脚软难跑” 等问
题。 现行的 “分段监管为主、 品种监管为
辅” 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模式， 易造成监
管真空， 责任认定的模糊以及由此而来的
责任推脱等； 另外， 监管者因经费福利的
问题存在以罚代管现象， 当违法企业成为
其 “衣食父母” 时是不可能有效监管的。
但在 “毒胶囊” 这件事上， 笔者倾向于认
为， 造成监管真空的更本质因素是地方政

府的政绩观出了问题。 例如， 假如阜城不
是全国四大工业明胶的生产基地之一， 很
难想像， 在前次事发后的7年多时间里 ，
监管部门会不知道企业用皮革废料生产的

明胶被用于药厂！
当然， 地方政府这么做也并非不可理

喻， 或者恰恰是理性的选择。 对于一个经
济欠发达的发展型政府来说， 经济发展、
财政收入等始终是政府优先关心和考虑的

事项， 但这样一来， 势必使政府的职能和
行为发生 “扭曲”， 从而对食品药品的监

管产生两方面的不利影响： 一是在问题出
现前， 地方政府基于稳定税源的考虑， 往
往会优先选择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 ， 干
预正常的监管 ， 使得监管流于形式 ； 二
是在问题出现后 ， 又出于保护产业的考
虑 ， 对问题企业大事化小 ， 小事化了 ，
尽量不使企业和产业伤筋动骨 。 它产生
的一个消极后果， 就是给企业传递了一
个错误的信息 ， 即出了事故后 ， 政府都
会给以保护 ， 从而无形中放松了自我监
管的要求。

一再发生的食品药品等人命关天的安

全事故， 提醒我们再不能抱着如此思路解
决问题了。 否则， 势必会引起恶性循环，
并对政府信誉的耗损也越厉害。

有多少虚构
成为历史

郭震海

提到 《乌龙山剿匪记》 读者都
不会陌生， 讲的是解放初期， 湘西
匪患严重， 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剿匪
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映后，
因为故事生动曲折而热播不断， 一
度达到万人空巷的地步， 该剧也成
为了几代人记忆中的经典之剧。 去
年新版的电视剧， 也再次受到观众
的喜爱。

据 《乌龙山剿匪记》 的作者水
运宪自己说， 他在创作这部小说的
时候， “乌龙山” 三个字只是一个
虚拟的地名， 作品也写得极其恣肆
无羁。 后来随着电视连续剧的反复
热播， “乌龙山” 这个莫须有的地
名居然名扬天下。 湘西的龙山县因
为有 “龙山” 两个字， 便自诩是道
中正脉。 该县有个很长的峡谷， 原
名 “皮渡河 ” ， 索性挂牌改成了
“乌龙山大峡谷”。 20多年来， 湘西
老乡十分看好这个虚假地名， 当地
烟厂出 “乌龙山牌” 香烟， 酒厂生
产 “乌龙山牌” 苞谷酒。 有一家颇
有特色的餐饮企业， 取名 “乌龙山
寨”， 若干连锁店开到了省城。

《乌龙山剿匪记》 剧组的一个
成员， 20多年后到湘西古城旅游。
发现当年剧组所住的县武装部招待

所依然还在， 只是已改名为 “乌龙
山宾馆”。 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演
员申军谊当年住过的房间， 门口赫
然挂着一块招牌———钻山豹旧居 。
有一年水运宪到湘西某县参加会

议， 县委书记、 宣传部长陪同参观
旅游景点。 旅游局长点了一名熟悉
情况的女导游沿途讲解。 穿过一个
山洞时， 导游指着对面的悬崖， 认
真地讲解： “上头有几间木屋子，
那就是榜爷的故居 。 湘西剿匪之
前， 钻山豹、 四丫头他们经常聚集
在那里开会。 那里面摆放的全是实
物， 珍贵得很呢， 一般是不对外开
放的。” 县领导知道水运宪是 《乌
龙山剿匪记》 的作者， 一听导游这
么说， 不免有些尴尬， 赶紧打断她
说： “莫乱讲， 那些人物都是作家
编出来的 。 哪里有什么榜爷嘛 。”
没想到导游非常执著 ， 反驳领导
说： “这您就不知道了。 那个作家
小时候也是从我们这里读书出去

的。 他们家的祖屋紧挨着榜爷， 三
代以前跟榜爷家还有血缘关系呢。”

在 《中国青年报》 读到作家水
运宪撰写的这篇文章后， 感觉很好
笑， 笑过之后又感觉很荒唐。 值得
庆幸的是现在 《乌龙山剿匪记》 作
者说出了真相， 如果他没有说出真
相呢？ 我作为一个不知情的游客到
了该地旅游， 或者是我们的青少年
到了该地旅游 ， 听导游的生动介
绍， 看陈列的 “实物”， 肯定会信
以为真。

像这样把虚构的东西演绎成现

实， 或者说演变成历史的相信还有
很多。 借助某一部文学作品或热播
的电视连续剧发展当地旅游业， 确
实是一种促销手段， 无可厚非， 但
如若以假乱真， 甚至以讹传讹， 不
免有失分寸。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现
在的电视剧， 从宫廷戏到间谍戏，
战争戏， 层出不穷的戏说、 歪说到
穿越 。 过去对一些虚构的影视作
品还标有 “纯属虚构 ” 等提示 ，
生怕观众误解 ， 现在全省略了 。
一次， 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对我说，
现在给学生讲历史课费劲儿多了，
一些学生老拿虚构的影视作品往

里套 ， 讲半天学生们都不信 ， 现
在的影视作品如果是虚构为什么

就不能提示清楚呢 ？ 这样肆无惮
忌地发展下去 ， 与篡改历史有什
么区别呢？

修正的“分裂”中那枚社会的“毒胶囊”
陈 方

“毒胶囊”丑闻被曝光，一些为修正药业
代言过的明星也跟着遭了殃。微博里，很多
网友对修正药业广告中的“全明星”进行了
炮轰和内容再生产， 比如明星张丰毅代言
修正斯达舒的广告语“良心药，放心药，选
修正药，管用的药”，被改为“黑心药，坑爹
药，专注皮鞋30年。”影星陈建斌代言的修正
六味地黄胶囊，广告词“胶囊，就一粒！”网友
戏称：“这个只能一粒啊，多了怕出事啊！”

所谓“良心”药企的形象彻底坍塌了，
代言明星们也一同被公众问责了。 平心而
论，明星们也不是一点儿责任没有。在食品
药品安全事故屡屡发生的背景下， 名人在
代言广告时，应该更加慎重。不过，话说回
来，连专业的监管部门对“毒胶囊”都是“后

知后觉”，公众怎么可能指望那些明星们对
“毒胶囊”先知先觉？

与之相比，我更感诧异的是，修正药业
在成本投入上所呈现出的“分裂”让人难以
理解。据媒体披露，铬达标的药用胶囊每一
万粒的价格是60多元， 如果铬不达标的药
用胶囊价格还会便宜一些， 大约要四五十
元一万粒，两者相差不过10多元钱，折合到
一粒胶囊大约是一厘钱。 恰恰正是因为这
一厘钱的利润， 一些药厂宁愿选择相对便
宜的铬超标胶囊。

修正硬胶囊的生产线有4条，一条生产
线一天生产24万粒，一天就是96万粒。如此
核算，修正药业一天可节省大约5000元，一
月就能节省15万元。 这15万元在普通人看
来数额不小， 但与修正药业在广告投入方
面的成本相比，“毒胶囊” 节约的成本简直

是九牛一毛。
有网友列举了明星为修正药业代言的

广告费用，其中孙红雷两年的代言费是400
万元，张丰毅两年代言费300万元，陈建斌
两年代言费280万元。 据相关媒体测算，仅
今年3月份， 修正药业的广告投放高达3亿
元左右。

一方面是不惜血本投放广告， 另一方
面却为了节约区区几厘钱成本， 不惜放弃
胶囊质量 ，修正药业“成本投放 ”中的 “分
裂”让人震惊且愤怒！有人说这可能与修正
药业的发展理念有关， 修正本身的管理和
经营理念存在隐患，技术力量不行，没有可
圈可点的高端产品， 只是纯粹靠广告拉动
销售。 而修正的领头人修涞贵是吉林最早
利用广告来提升产品知名度的企业家。不
得不说，修正今天的“罪过”与发展理念背

后畸形的价值观不无关系。
美国默克制药的缔造者乔治·默克曾

说，“应永远铭记，我们旨在救人，不在求利。
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绝不会没有利润，记
得越清楚，利润越大。”在救人与求利之间，
修正当然选择了后者。 即便是在求利之路
上，其所看中的也并非产品的内在品质，因
为内在的品质，很难一下子吸引人，而且需
要付诸时间成本长期培育。但外在的名气，
却可以花钱大造声势。修正药业太明白“眼
球经济时代，知名度胜过一切”的道理了。
事实上正是如此，铺天盖地的广告，为修正
换来了疯狂增长的业绩。2009年时， 修正销
售收入为115亿元，2010年时修正药业销售
额就突破了171亿元，增长率高达48.7%。

铬超标的胶囊是“毒胶囊”，那么药企
心中“只求利不救人”的价值观，何尝不是

一枚无形的“毒胶囊”？而且，正是在后者的
药力发作下， 生产线上才生产出了一批批
“毒胶囊”。

不遵守基本的道德底线， 不诉诸自我
品质的提升，不敬畏内心世界的良知坚守，
求名而不求实。修正药企“成本投放”中的
“分裂”，是价值观中的“毒胶囊”在作祟，事
实上，制药业之外，类似的软性“毒胶囊”随
处可见。 煤老板在安全措施方面吝啬到一
毛不拔，可是在打点官员方面却一掷千金；
一些学者在做学问上耐不住寂寞， 在求知
名度上却是下足工夫， 这何尝又不是一种
“成本投放分裂”呢？

缺少了对内心良知的敬畏，缺少了对机
会成本的约束，很多本应被严格尊崇的常识
反而被扭曲了。修正药业“成本投放分裂”不
过是现实社会的又一粒“毒胶囊”罢了。

冰点时评

“手捧断指”疼在所有人身上
李家伟

近日， 江西南昌的一位农民工在上工
时手指被钢筋打断。 在医院治疗后， 因囊
中拮据中止治疗。 工厂老板接到求助电话
时推脱很忙， 农民工因负担不起治疗费
用， 手捧断指离开医院。 （《北京晨报》 4
月22日）

2009年， 河南新密市一企业工人张海
超工作3年多后， 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
但企业却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 在向上
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 他取得了去做正
式鉴定的机会， 但郑州职防所为其做出了
“肺结核” 的诊断。 为寻求真相， 28岁的
他跑到郑大一附院， 不顾医生劝阻， 坚持
“开胸验肺”， 用一个人的无奈之举， 揭穿
了谎言。 如今， “开胸验肺” 已经有了自
己的 “百度百科”， 成为我们社会肌体上
一块永远的伤疤。

但令人悲愤的是， 在缺少了制度关怀
的背景下 ， 类似的事件竟然仍在继续上
演。 当那位受伤的农民工 “手捧断指离开

医院” 时， 不能不说， 他离去的背影深深
刺痛了我们。

有报道中说， 统计数据显示， 2011年
年末 ， 江西省农民工达到733.7万人 ， 在
省内就业的有220.86万人。 截至目前， 仅
有106万人参加工伤保险。 又有专家建议
说， 在向企业宣传参加工伤保险的同时，
要加强对农民工有关法律和条例的普及，
提高其法律维权意识， 规范劳动关系。

但像 “700余万农民工仅有百余万参
保” 这样的现实， 靠 “专家” 开出的这个
“药方 ” 显然不能 “治本 ”。 “向企业宣
传” 的成效会如何呢？ 靠给企业的经营者
们讲一讲这人生的道理、 人间的温暖， 放
两段 “感动中国” 的视频？ “提高农民工
法律维权意识” 更像是一张画在空中的大
饼， 一边画一边还怪那些吃不到嘴里的
人： 这么好的大饼你怎么就咬不到呢？

最近几十年来， 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得
了长足进步。 但谁都不要忘了， 那飚升的
统计数字里， 也包含了那些如蚂蚁般默默
劳作的普通民工们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

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优势下， 我们迅速取得
了经济上的 “改天换地”， 但这样的进步
却无法取代深层次的全面的社会进步。 即
便只从经济角度而言， 这样的 “优势” 能
够保持多久都是一个问号！

一个正常的社会下， 一个人的伤口不
只与这个人自身有关， 一个人的疼痛同样
疼在所有人身上。 只因有这样的目标， 才
会有对人类公平、 正义的不懈追求， 才会
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守望相助。 即便我
们盖起了再多大楼， 出口了再多货物， 制
造了再多繁华， 即便我们的汽车再多、 动
车再快， 但只要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靠
自己双手维持生计的人 “手捧断指” 离开
医院， 我们都无法毫无愧色地自认为已经
加入到文明社会当中。

我想， 等到了有一天， 我们社会中的
每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 有着怎样的收
入， 都能安心地走在大街上， 心里是一分
安定与从容， 脸上浮现的是体面与尊严，
等到了那时候， 我们在经济、 物质上的追
求才会拥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吴英案与搞活民间金融不能混为一谈
周俊生

折腾了5年之久的吴英案， 日前由最
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不核准浙江省高院
的死刑判决， 该案现已发回原审法院重
审。 虽然原审法院还未进行重审， 但一个
可以预料的结局是， 吴英这个震动全国的
“知名人物”， 应该能 “免死” 了。

围绕着对吴英的死刑判决， 自2009年
4月在浙江金华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后 ，
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议。 今年1月， 浙江
省高院作出维持死刑的二审判决后， 争议
更是激烈 。 在反对判决吴英死刑的意见
中， 有人认为吴英毕竟不是暴力犯罪， 没
有残害他人生命， 判处其死刑不符合当下
社会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的生命至上的司法

理念 。 但更多的人则认为 ， 吴英案的出
现， 是长期以来我国过于严格的金融管制
政策的产物， 由于民间信贷需求得不到国
有银行的支持 ， 特别是对利率的严格管
制， 导致利率较为灵活的民间集资更受欢
迎。 这一观点， 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我国的金融体制确实存在着管制过于

严格的问题， 其后果便是信贷市场成了国
有银行的一统天下， 信贷投放也基本流向
国有企业和极少数发展较好、 已经建立了
一定的市场地位的民营企业， 大量默默无
闻的中小微企业无法得到银行信贷的支

持， 其持续经营能力越来越差。
这种不适应经济运行实际状况的金融

体制， 当然需要改革的 。 近几年来一些
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对开放民间金融市场

产生了迫切要求 ， 这种呼声最近得到了
政策面上的响应， 搞活民间金融也成为
金融政策的一个重要选项 。 在这个节点
上 ， 吴英案被视为过于严格的金融管理
体制的产物 ， 很容易得到舆论的认同 ，
以至有人在网上高呼： “救吴英就是救我
们自己。”

但是， 就吴英案的性质来说， 显然不
能与目前所倡导的搞活民间金融混为一

谈。 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 其目的在
于利用民间资金的活力， 来支持以民营企
业为主体的中小微企业， 让地方上的实体
经济能够得到及时的输血。 这种借贷只要
严格遵守基本的规则， 即使借贷企业出现

问题， 由于其集资额通常不会太大， 因此
不会蔓延成影响整个地区的社会问题。 但
是， 吴英所从事的借贷活动却并非如此，
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说得很清楚， 她主观上
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集资款更多的是购
买豪车豪宅和用于个人奢侈消费， 甚至向
借贷人编造谎言骗取他们的信任。 吴英现
在所获罪名 “非法集资罪 ” 可能存在争
议， 但其所从事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诈骗， 则是确定无疑的。 而诈骗行为， 不
仅为国家的金融管理体制所不允许， 即使
是放在目前搞活民间金融的背景下， 也不
能得到肯定。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对吴英死刑不核

准的决定， 体现了司法上的人道理念， 无
疑值得肯定， 但这并不等于对吴英所从事
的金融诈骗活动网开一面 。 最近一段时
间， 各地不断曝出一些诸如 “美女老板”
跑路的新闻， 此类编造谎言欺世盗名， 不
计后果地向他人以高息承揽巨额借款的行

为， 应该加以防范。 搞活民间金融， 决不
是给金融诈骗活动提供市场， 相反， 正是
为了堵塞金融诈骗的活动空间。

多些窗口意识
就会少些破窗效应

肖时候

武汉一名51岁的出租车司机张国
贤， 两年来一直在车内放置这样的承
诺牌： 75岁以上老人乘坐本车免费，
有人陪同 ， 车费减半 ， 癌症病人全
免。 众多乘客得到爱心支持， “敬老
的哥” 走红江城。 （《楚天都市报》 4
月23日）

这是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小人物，
以他自己的感悟与行动 ， 主动弘扬
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为老人分忧，
为社会解难 ， 着实难能可贵 。 像许
多小人物一样 ， 他们不是天生的伟
大 ， 但内心存有向善的温暖力量 ，
一个契机便能催生绽放出耀眼的道

德光芒 。 如伸手接住坠楼女童的吴
菊萍 ， 车流中抱起小悦悦的拾荒阿
婆。

不必说小人物带来大感动， 不必
说小人物抚慰了道德焦虑， 也不必将
小人物发自内心的行动上升到公民精

神之类， 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那么
的自然而然， 没有任何功利或世俗的
因子， 也不知道什么叫公民， 这种朴
素纯粹的情怀让任何试图拔高的主题

都显得多余， 而且令人扫兴。
“本来就不图名， 也没统计过具

体有多少打车费” “想着自己也在一
天天变老”， 这就是 “敬老的哥” 的
动因， 老吾以及人之老的大道理对他
来说只是本能的同理心， 惟一听上去
有风格的话， 就是 “岗位虽小， 也是
城市的一扇窗口”。 这话对他来说再
自然不过， 作为出租车司机， 行业的
“窗口” 教育没少受， 这观念也就根
深蒂固。 一个老老实实的开车人， 老

老实实记着 “上面” 对 “窗口” 形象
的教育， 并在工作中老老实实遵照执
行， 这种职业精神本身就值得称道。

这种 “窗口” 意识其实也是当下
所欠缺的， 不仅是出租车行业还有其
他行业， 能记得 “窗口” 之责的并不
多 。 拿近期的两个热点事件来说 ，
“问题胶囊” 的涉事者， 90后女副局
长的违规任用者， 又何曾想过自身的
所作所为代表着 “窗口” 形象。 可以
说， 近年来相关部门在食品安全与医
药领域治理上的努力 ， 一下子就被
“问题胶囊” 耗去不少。 同样， 面对
之前多起年轻干部的提拔任用， 相关
地方及部门都做过信誓旦旦的释疑解

惑， 不幸被这次90后女副局长违规任
用的坐实而显得尴尬。 与 “窗口” 形
象相对的是破窗效应， 一个窗户破了
如果没人修补， 其他窗户也会被人打
破。 这也是每一个问题暴露后， 公众
要求强烈查处的原因， 不是跟谁过不
去， 也不仅是出于制度的刚性， 而是
担心在破窗效应下， 更多的企业或官
员底线失守 ， 跟多米诺骨牌一样倒
下， 形成全行业的溃败。

我们常呼吁对将来要有信心 ，
希望一切都能好起来 ， 这信心当来
源于正面的 “窗口 ” 形象 ， 而不是
相反的破窗效应 。 每一个感动人物
的出现 ， 常让网友感慨 ， “又开始
相信这个世界了”， 即是如此。 对政
府部门也好 ， 行业也好 ， 需要的是
像 “敬老的哥 ” 这样 ， 多些积极向
上的 “窗口 ” 形象 ， 而不是对违规
放任的破窗效应 ， 惟如此 ， 这个社
会才会好起来 ， 才会少一些让人闹
心的乖张之事。

去了华西又如何

汪 强

连日来 ， 河南太康县高贤乡部
分知情群众不断向 《大河报 》 记者
投诉 ， 称该乡乡干部和全乡行政村
党支部书记以 “外出考察 ” 为名 ，
用公款到外省旅游 。 该乡党委书记
李凤杰否定说这 “纯属扯淡 ” ， 称
“去华西村考察新农村建设去了 ” 。
而记者调查证实 ， 这些人员并未去
华西村参观学习 ， 而是去了南京 、
苏州 、 上海 、 杭州 。 （《大河报 》 4
月23日）

明明根本没有去华西， 硬说去了
华西， 明明纯粹是旅游， 却说成纯粹
的考察学习 ， 这确实有点离奇 。 不
过， 我又想， 即使真的去了华西又如
何？

以考察学习为名外出旅游 ， 这
样的事早就屡见不鲜 。 但像高贤乡
这样 ， 只旅游不考察 ， 还确实不多
见。 通常的做法是也考察， 也旅游，
考察的时间少 ， 旅游的时间多 ， 考
察是假 ， 旅游是真 。 比如 ， 既说去
华西考察 ， 且又去了南京 、 苏州 、
上海 、 杭州 ， 那就绕一下路 ， 先从
南京到华西 ， 再从华西去苏州 。 假
如高贤乡也如此做 ， 游览了华西公
园， 登上了华西的 “长城”、 “天安
门 ”、 “山海关 ”， 能改变公费旅游

的性质吗 ？ 能给高贤乡人民带来什
么好吗？

再退一步讲， 高贤乡干部去华西
确实是参观学习 ， 了解了华西的过
去 、 现在 、 未来 ， 了解华西人的观
念 、 做法 ， 那就有用吗 ？ 据我的经
验， 参观这类典型时， 往往是在现场
时激动， 回去后没行动。 不行动还振
振有辞： “人家华西在江南， 我们高
贤在河南， 一个在东南沿海地区， 一
个在中国东部地区， 哪有可比性呢？”
“人家享受到特殊政策， 我们没有特
殊的政策可享受。” 如果考察了几天，
最后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 那考察有
意义吗？

我家在苏中地区， 与华西相隔不
远， 乡村干部大多去过华西， 但到现
在为止， 我的家乡并未出现华西那样
的村， 也没有出现吴仁宝那样的乡村
干部。 说得更坦率一点， 好像并没有
哪位从华西回来的干部， 立志要向吴
仁宝学习的， 立志要将所在的乡村建
设成华西的。

其实 ， 真的要学华西 ， 也未必
要去华西 ； 即使要去华西 ， 也未必
要46人一起去华西 。 只要上网搜索
一下 ， 就可以了解华西村的发展过
程及基本经验 ， 就可以知道吴仁宝
的创业经历及先进事迹 ， 为什么一
定要去呢？

百姓说话


